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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坪、马峪川一带继续
“扫荡”的登封、禹县的伪军，抢掠
民财、吊打群众、派粮派款、奸淫
烧杀，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
及。他们白天四下抢劫，夜晚怕
我们袭击，都集中龟缩在马峪川
的瓜湾寨上。这部分伪军主要是
登封县的孙长海、孙玉印的 100
多人，禹县邢富昌的 100多人，大
冶的杨洪军的七八十人。这些地
头蛇比日本人还要害人。他们人
熟地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他
们很快搞清楚了我们一区队的情
况和地方上的活动情况，并把在
这一带活动的徐合亭同志和唐丙
乾同志抓去了。他们向马峪川一
带的村子发出通知，要在 18日集
市上铡死徐、唐两位同志。这一
带群众盼望着我们大部队能赶回
来消灭敌人，救回亲人。

皮司令率三十五团摸出重
围，打了几个胜仗后，就把部队隐
蔽在禹、密、登三县交界处的荟萃
山上，接着派侦察员掌握了瓜湾
的情况。晚上，部队来了个急行
军，在午夜以后已将瓜湾寨包围
了，拂晓开始对瓜湾寨进攻。敌
人仗着寨高人多，企图死守待

援。孙长海手下有个打手，叫刘
五升，是土匪出身，枪法很准。他
在寨墙上喊：“我刘五升在这里，
谁敢来就别想要命。”我们部队的
神枪手在寨下“叭”的一枪，就打
烂了他的嘴巴。他再也不叫喊
了。我们边进攻，边展开政治宣
传攻势：“八路军优待俘虏。”“不
要为敌人卖命。”政治工作起了很
大的作用，一经我们宣传，他们的
枪声虽然还很密，但子弹打得很
高。可是，孙长海、孙玉印等伪
军头目都是些反动透顶的家伙，
他们亲自上阵逼着下面负隅顽
抗。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五团的
迫击炮瞄准了敌人的机枪火力
点，测准距离，“轰、轰、轰……”几
炮就把东南角上的炮楼轰塌了。
寨墙垮了，战士们迅速地爬上寨
墙。敌人吓得乱成一窝蜂，大部
分敌人缴了械，而少数顽抗的被
击毙。禹县的伪军头目邢富昌，
在我们上寨墙后，就从北寨墙上跳下
去，脚却扭伤了，他手下的几个亡命
之徒趁天不很亮时，背着他向北逃
走，其余的全部被歼。登封的伪军
头子孙长海、孙玉印被当场击毙，其
部下100多人全部被歼。

瓜湾战斗打死 100 多人、打
伤 100 多人、俘虏 100 多人。这
是在登封数次反“扫荡”斗争中
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取得的一次
较大的胜利。徐合亭、唐丙乾被
救出来了，被抓的很多群众也得
救了。

瓜湾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吓
破了胆。他们尝到了八路军的厉
害，再也不敢轻易地向根据地进
攻了。瓜湾战斗，八路军打出了
威风，给登封及周围几县的群众
增添了必胜的信心。群众都说日
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争取张老六
1945 年 1 月，王树声司令员

率大部队到达豫西。同时，王震
司令员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湖南，
也从豫西经过。登封县的白梨
坪、马峪川一带及临汝的大峪店
都住满了八路军。群众纷纷传
说：“八路军来了几十万人。”

瓜湾战斗胜利后，又来了八
路军的大部队，广大干部群众扬
眉吐气、斗志昂扬。

一天傍晚，县委书记张立志
同志引我到箕山马家崖，在路上
他对我说：“日本人在郑州、洛阳

集结，准备进击白梨坪。我们主
力部队要分几路出发到敌后去。
你去马家崖跟欧阳景荣专员一起
到东面活动，开展那里的工作。
时间很紧迫，具体任务由专员直
接告诉你。”到了马家崖，见了欧
阳专员后，他就与我握手告别，跟
随另一路部队出发了。

当时，欧阳专员对我说：“你

先坐下休息一会儿，我们也要马
上出发了。”没多久，我和专员跟
上大部队三十五团，向北沿着山
间小路前进。山路崎岖，天黑难
走，天空又飘着雪花，当部队走到
箕山北头时，队伍停了下来。经
询问，是找的向导不熟悉下山的
道路，我就对专员说：“我家就在
山下面住，这一带的路我熟，让
我来带吧。”专员给王成汉团长
讲了后，决定由我带路继续行
军。我带着部队从李家庄经马
窑、陈家门走到了朱家窑。在
此，部队找来了新的向导，于是
我就又随同行军了。我们过了
颍河，又经过蒋庄到大桥沟宿营
时，天就快亮了。

欧阳专员同王成汉团长、马
毅之政委同住一个院子里。稍微
休息一下后，他们把我找去了解这
一地区的情况。我向首长介绍说，
这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大桥
沟东边不远有个煤矿，有五六百工
人，是上庙庄徐子洪和徐老六共同
开办的。徐子洪曾当过国民党的
书记长，他手下有 30条步枪。前
一段，队伍集中起来住在祖师庙
里，最近这一段解散躲避起来了，

很可能就藏在这个煤矿里。东北
离大冶 10 多公里是杨香亭的老
窝。东面7.5公里是王村，这一带
8个保，是张老六的地盘。他手下
有50支步枪，1挺轻机枪。他受杨
香亭支配，但是第一次扫荡和第二
次扫荡，他都只出来应付了一下：
第一次到马峪口就转回来了，第二
次到石羊关就回去了。日本人在
王村一带强奸妇女时，被他们捉住
偷偷打死后丢到煤窝洞里了。西
北离芦镇店15公里，有10条步枪，
1挺机枪。

听完我的介绍后，首长们就
对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欧阳专
员跟我个别谈了很久、很多，讲了
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也讲了我
们豫西地区的当前形势和任务，
最后讲到登封县已经建立了第一
区和第二区，县委准备在这一带
建立第三抗日区政府，以背靠第
一区，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
情况。讲到这里，专员用征求意
见的口气问我：“你看在这一带建
立三区，把这一带抗日活动搞起
来行不行？”我想了想说：“行。”专
员说：“你讲具体点。”我说：“徐子
洪已把队伍解散了，他的枪支是

费庄、庙庄、石羊关三个保的民
枪，趁现在的有利形势，可以叫他
们交出来，组织民兵使用。张老
六可以争取他中立，搞得好还可
把他的队伍争取过来。对杨香
亭、杨洪军、刘光华要打击，最好
把这些民族败类消灭掉。”我说完
之后，专员点点头说：“你再考虑
一下，我们是否马上就找徐子洪、
张老六谈判。”

晚饭后，队伍从大桥沟出
发，过了颍河，当晚部队就宿营
在上庙庄和下庙庄。上庙庄大
多数都姓徐。团部就在徐家的
客房院内。

第三天，县长宁治国也来到
了上庙庄。专员、县长和马政委
三人对我说：

“县委决定在这一带建立
第三区抗日区政府，由你任抗日
区长。”

“我没有经验，年纪又轻，怕
搞不好。”我说。

“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你
大胆搞。”专员说。

“从团里抽一位老红
军帮助你。他任副政委，
可以了吧？”马政委说。 5

连连 载载

王登崑王登崑

随笔

临沣寨
逯玉克

一个古寨，一个用红色山石砌成
的古寨，一个始建于明末重修于晚清
的古寨，像一枚纽扣，缀在一条河的南
岸。

那条河，发源于洛阳南部嵩县伏
牛山的南麓，流经汝阳、汝州、郏县、襄
城，蜿蜒跌宕 250公里的行程后，注入
沙颍河，最终汇入淮河。她就是汝河，
又叫北汝河。

那个寨子，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
不同的名字：水田村、张家埂、朱家洼，
最终，因它的西寨门靠近沣溪（汝河的
一条支流），而恢复了清同治时期的名
字：临沣寨。

寨子的前身是始于北魏的一个村
子，明末乱世才建了土寨。清道光二
十九年，河南省盐运使朱紫峰告老还
乡，为防御“蹚将”（太平军）拆掉了明
末的土寨墙，耗费巨资修建了全部用
红石砌成的寨墙，当地叫它红石寨，号
称“汝河南岸第一府”。

汝河中游郏县的山间平原上，陡
然这么一座古意苍苍的石寨，着实让
我们惊喜。

当初，寨子依水而建，石料取自寨
东 5公里的紫云山，其色朱红，寓意富

贵；寨子呈椭圆，其形如舟，意为水涨
船高，不惧水患。寨墙高 6.7米，宽 3~5
米，围长1100米，占地7.2万平方米，建
有城门楼3座、哨楼5座，城垛800个。

三个寨门，东南门因临近溥渠名
曰“溥滨”，西北门因濒临沣溪得名“临
沣”，西南门称“来熏”，“来熏”何意？
舜帝《南风歌》曰：“南风之熏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
民之财兮。”方位与名称珠联璧合，透
着传统文化的意蕴和民众的美好期
盼，真是妙极。

寨外有寨河（杨柳河）环绕，河宽
10~15米，河中碧波荡漾，鹅鸭成群，河
岸白杨挺拔，杨柳依依，与红石寨墙相
映成趣。伫立寨墙远眺，四周苇田似
海，每到金秋，芦花飘香，野鸭、锦鸡、
白鹤、野兔出没其间。可叹如今，小溪
断流，寨河干涸，唯余野草萋萋，再无
芦苇遍地野鸭乱飞的景致了。

寨内有东西、南北各两条大街，呈
“井”字形交错，均用红石铺地。寨内
现存布局完整的古院落，如朱氏祠堂、
关帝庙、五虎庙等十余座，古建筑 100
多栋300余间，多为砖木结构脊坡式单
层或双层瓦房。比如我们游览的朱家

大院，“五脊六兽硬山顶，青砖浮雕莲
花脊”，属典型的明清四合院建筑。北
京城里现存的 9999 座古代建筑中，明
代民居只有一间半，而隐于乡野的临
沣寨居然有3间。

虽是战乱年间为求自保而修建，
但临沣寨的建筑在注重坚固的同时，
并未忽略艺术。比如，每面山墙上皆
为整块“卍”字红石透雕而成的镂花
门，中国传统的“福禄寿喜”文化也得
到了充分体现。木雕木刻，随处可见，
圆雕、浮雕、透雕，花样百出。坚固大
气和艺术之美浑然一体，就像先秦尚
武崇文的士人，血性男儿仗剑天涯的
凛凛风骨里，一种丰神俊朗的风度与
风雅。

临沣寨文风绵长，书香悠悠。明
万历年间，朱姓从山西洪洞来此落籍，
顺应科举，以诗书求闻达，比屋弦歌，
义塾林立，逐渐成为“郏之钜族”，仕宦
辈出。除了那些官员、骚客留下的，或
刻于红石镶于寨门，或雕于匾额悬于
门楣厅堂的楷草隶篆的真迹之外，还
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寨内现存的
百余处明清居民中，有八成房子其露
在外面的椽子头被点成了红色。什么

意思呢？这是一种褒奖，有过科举经
历的人家，才配点做红头椽子。

十年浩劫，郏县拆除100多座古寨
墙，但临沣寨却侥幸独存。原因是，恰
逢大雨连日，汝河暴涨，红石寨墙把滔
滔洪水挡在寨外。（我们感谢庆幸那场
洪水同时，也痛惜，那个年代，神州大
地多少古书古木古迹古建筑荡然无
存，多少传统文化被摧残践踏？）

这些年，临沣寨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寨中百余户居民，近 600口人
家，见惯了导演、演员、摄像机的来来
去去。央视《走遍中国》《百科探秘》等
栏目，先后在此拍摄了多集纪录片，一
些电影、电视剧也在此取景。

400余年的岁月，寨外的汝河奔涌
着怎样的波涛？寨内的人家又发生了
怎样的故事？只有那些坚固依然的寨
墙、寨门、城垛、府邸，留存着旧时记
忆，只有那些沧桑的古桥、老树、瓦松、
古井、石碑，以各自的方式阐释着古寨
春秋。

远山脉脉，流水汤汤。临沣寨，停
泊在汝河岸边、掩映在杨柳荫里、荡漾
在芦苇丛中的一条旧船，满载着旧时
的风物和逝去的光阴。

知味

滚煎饼

滚煎饼是特殊时期的产物，缺
粮时，山芋是主食，山芋这东西适
量吃点，好吃，若每天睁眼闭眼都
是它，就可想而知了，山芋在胃中
产生大量的胃酸，伤胃，滚煎饼便
应运而生了。

滚煎饼的煎饼原料就是山芋，
准确地说，是山芋干，为了便于储
存，通常是把鲜山芋刨成片，晒干，
俗称山芋干。把山芋干在石臼中
舂成碎粒，用以煮稀饭，糯糯的，合
胃口，把山芋干泡发剁碎，上磨磨
成糊，挤去水分，便是滚煎饼的原
料。滚煎饼是烙煎饼的一种，一般
情况下，山芋要掺细粮，否则烙不
成煎饼，再说，烙煎饼相较滚煎饼
费火。

烙 煎 饼 与 滚 煎 饼 的 最 大 区
别，就是烙煎饼时，铁鏊子放在地
上，而滚煎饼，则把铁鏊子悬空在
锅腔上，柴草接触空气的面大，容
易燃烧。

滚出来的煎饼，皮薄，色如春
茧，质地酥脆，看着就有食欲，不足
处，没什么营养，因为山芋糊经过
挤压，山芋淀粉随着水分被挤了出
来。好在，淀粉沉淀之后，制成凉
粉，凉粉做成菜肴，以佐煎饼，有菜
有饭，饭菜同源，也算是能量守恒
了，这也算是滚煎饼的一大特色。

滚煎饼，一般是两人配合来
做，一人烧火，一人滚，无论是火候
的掌握，还是滚煎饼的手法，都是
有一定学问的，是件技术活。

滚煎饼，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已成了过
往。时光滤去了生活的艰辛、苦
涩，封存在忆念里的多是美好、感
恩，或许这才是生活本身的滋味。

掌故

什么是“外一首”
陈永坤

在文学体制上，内外对称，自古有之。古代
经学家们把那些专门用来解释《四书》《五经》的
书称为“内传”，而把广引事例推演本义，或写正
史所不载的遗闻逸事的书统称“外传”。论著中
的主要部分是要旨所在，称为“内篇”；“外篇”则
属余论或附论性质。目前，文学作品中的“外篇”
（或首、章）即由此演化而来，指作品主要部分完
成以后，作者诗兴未艾，便另作一篇（或首、章），
观微觉宏，触类旁通，来进一步阐发和抒写作者
在作品主要部分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用于诗
歌，为“外……首”；用于散文，为“外……篇”；用
于小说，为“外……章”。

随笔

闲话士人
孙青瑜

“士”的含义很多，比如男士、壮
士、军士、隐士、武士、贤士、志士、道
士、学士、女士等。《诗·匏有苦叶》中
说：“士如归妻，待冰未泮。”说的就是
小伙子迎亲到家，不要等到寒冰融
化。“士”多指男人，常常和定语联用，
指特殊的人群，如术士、方士、谋士，战
士等。“士”除了指特定的人群之外，诸
多特定的人群联合起来，便是中国历
史上的一个重要阶层——士人。《诗·
清庙》中说：“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左传》襄公十年称关三卿子驷、子国、
子耳为“三士”。到了战国，高级官吏
泛称为“士大夫”。除此，它还能指“狱
官”，以及地位不高的普通官吏。

《左传》中载：昭公七年，人有十
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
仆，台。“士”作为其中一个阶层，自然
有它特定的规范，比如衣食住行、婚
丧娶嫁，都与其他阶级有明显的区别
和规定。《庄子·天下》载：古之丧礼，
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七重，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中
说：“天子穿红色的龙袍，诸侯穿黑
色，戴冕。大夫穿次一等的衣帽，士
戴白鹿皮帽，穿的衣服。”而士的来
源，一般有三个渠道：一是王、诸侯、
卿大夫的遮出后裔，二是庶民中的优
秀分子。三是士人的嫡出长子也可

以继承为士。
历史上除了春秋时期的士人阶层

雄壮之外，魏晋时期的士人也不简
单。那一时期的名士有：何晏、嵇康、
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
鲍照等，多为精通“三玄”的饱学之士，
也是魏晋玄学的中流砥柱。如何晏、
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大批
玄学家。除了玄学一脉，魏晋士人还
掀起了“隐逸之风”，其代表人物为谢
灵运，后来又出一个陶渊明，一首：“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将中国士人的
隐居热情推得高涨好多年。而事实上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到底有多少，到底
是多还是少？是一隐到底，还是欲隐
还出？都无法统计。

前几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微
文，发现作者在文章中将“士”解释为

“知识分子”，不由暗笑。因为这种解

释显然是错误的，所以看到这里，我索
性不看了，因为下面的内容肯定会随
着概念的理解错误而一错再错，一直
错到一谬千里。也就是说士人到了魏
晋时期，文士的数量不但猛然增加，还
出了很多饱学之士，这些学士不但饱
学，还有很多都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

“角儿”，文士这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
里同时“拱”出那么“名角儿”，其影响
力自然就盖过了其他士人。也正是文
士人数的火速增加，以及他们在文化
史上的显著成就，造成后人单凭感觉
而对“士人”二字在断章取义的恶果。

当然，错误不止那篇微文的作者，
我继而又查了“百度词条”，又看了易
中天在博文中对士人的解释，得到的
都是一样错误的答案。

士人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
要阶层，不但人员结构广博而杂乱，社
会地位也参差不齐，绝不是单指知识
分子。因为历代文献中，光以“士”为
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粗略统

计就有百余种之多。这不仅说明士阶
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
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
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根据

“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
可分成三大部分：一是指武士、侠士
和力士。二是指各种文士。三是指
低级官吏。《孟子·梁惠王下》载：“士
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士师”为
高级司法官，“士”则为较低级的属
官。《非攻下》中也云：“士不暇治其
官府。”《管子·八观》把“里尉”称之
为“士”。《礼记·祭法》：“庶士，庶人
无庙。”当然，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
如“勇士”“国士”“秀士”“俊士”“烈
士”“豪士”“车士”“都士”等，士人结
构之复杂，分布面之广，一直是春秋
战国以来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荀
子·王 制》：“ 农 农 ，士 士 ，工 工 ，商
商。”《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
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
以 徙 。”当 然 在 诸 子 书 中 ，也 有 在

“士”中再分等级的记录。如《墨子·
节葬下》载：“上士之操葬也。”所谓

“ 上 士 ”，显 然 是 别 于 下 士 而 讲 的
……这一系列的文献资料都在一一
告诉我们，“士人”的团体结构一直都
很复杂的，岂能是“知识分子”四字能

“括”之！

利令智昏
李济通

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虞
侯列传》：“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
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

‘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
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司
马迁这段话，虽说的是战国时期有名
的秦赵长平之战，实际上是批判平原
君为取上党之地，几乎亡国的故事。

公元前262年，秦国大将白起，率
兵攻打韩国（都城在今新郑市）。先取
韩地野王（今沁阳一带），后围韩国重
镇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形势危
急。上党守将冯亭在与韩国失去联系
后，只得求助于邻近的赵国。于是派
人求见赵孝成王，表示愿意献出上党
之地，以求得到保护。因事情重大，赵
孝成王忙招重臣平原君、平阳君共同
商议。平阳君赵豹认为，秦军兵临上
党城下，如果接受上党，后果不堪设
想。平原君赵胜却持不同意见。他认
为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得到上党，没有
什么不妥。由于赵胜贤能，曾多次为
赵国出谋献策，屡建奇功，加之他历任
赵慧文王、赵孝成王的相国，虽三次罢
免，又三次复职，威望堪高，所以赵孝
成王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接受上党，
出兵救韩。然而正是赵胜的贪图小利
之举，几乎使赵国遭到灭顶之灾。

秦国对赵国接受上党的行为，非
常愤恨，决计报复，公元前 260 年，秦
昭王派大将白起出兵伐赵，赵孝成王
命将军赵括迎战。两军在长平（今山
西高平以北）对垒，结果赵军大败，赵
括、冯亭战死，其余四十多万赵军被
俘，并被白起全部坑杀，从而酿成了我
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杀戮。在评论这
一战事时，司马迁说：平原君赵胜，确
实是位风度翩翩的乱世英雄。然而这
次他却未能看清大局。俗话说“利令
智昏”，才使赵国的四十余万大军全军
覆没，国家几乎灭亡。

“利令智昏”，为贬义成语。一般
用来形容一个人为贪图私利，头脑发
热，丧失理智，忘乎所以。

马浩

新书架

《战争》
宋倩颖

几万年来，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
最大的梦魇，但在这本罕见地融合了
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惊人智慧的书中，

《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作者伊恩·莫里
斯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

这本书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人
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
和军事知识，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却
又引人入胜的战争故事，历数从类人
猿到机器人的15000年的争斗和暴力，
从原始社会到古代文明，再到“美利坚
帝国”。莫里斯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
代，人们生活在争斗不休的小社会中，
有 1/10 甚至 1/5 的人可能会死于暴
力。与之相反，在 20 世纪，尽管人类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等大小战乱，每
100 个人却只有不到 1 个人死于暴
力。这都是因为战争，也只有战争打
造出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
家，才能够确保稳定，从而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富庶。

这本书对 15000年人类战争史的
研究更表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
们可以度过这一阶段，那么自古以来
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
以实现。但莫里斯认为，要想知道战
争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必须先
明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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